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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中国摄影论坛 →  

与唐师曾谈新闻摄影 （作者：曾璜） 

2005-05-31 

 

     对话人:  

     唐师曾-新华社摄影记者  

     曾璜-中国特稿社-Corbis/ Sygma 图片编辑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任悦同学协助整理)  

     与唐师曾谈新闻摄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带着外出归来后孩子般的喜悦滔滔不绝的讲故事，全然不顾别人

的提问，总是从新闻摄影谈起，最后扯到他的冒险生活，也许就是因为他天生精力旺盛，摄影只能说是他庞大的人生

梦想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且照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把摄影当作简单工具用，它就是一个橡皮，一根铅笔"。  

     铅笔和橡皮的理论听起来很刺耳，这个鸭子从来没把新闻摄影当回事儿，兴趣本不在此，不过用这种眼光看新闻

摄影倒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摄影就是一张薄薄的纸，我从来没有把它看得有多高，不过也没象其他人把它看得那么低。"  

     唐：我想给你念一首诗，是我在做新闻摄影采访时听到的，一首拉祜族的民谣：  

     想你想你咋个想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枕头上，晚上做梦还想你；  

     爱你爱你咋个爱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吉他上，抱着吉他还爱你；  

     恨你恨你咋个恨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砧板上，千刀万刀剁死你；  

     恨你恨你咋个恨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地板上，路上行人踩死你。  

     这些东西摄影没法表现的，连这么简单朴素的民谣摄影都没法表现！摄影就是一张薄薄的纸。我只是觉得摄影好

玩，喜欢，我从来没有把它看的有多高，不过也没象其他人把它看得那么低，要不然我就不会以此为业了。  

     曾：那你觉得新闻摄影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唐：我认为照相本身有两个特征，一是真实性，，二是瞬间性，这两件事都必须依赖时间空间，在广阔的时间空

间中，我选择一件好玩的事，从好玩的角度拍一张这就是空间，我在无数个历史长河里，拿起相机快门卡擦这么一

按，这就是一个瞬间。时间就是我的图表，空间就是我的地图，对我来说，时间就是历史，空间就是地理，这两个构

起来就是文学，我就在这里面走。至于照像不照像，没想过。而且现在是信息世界，无数种说话的办法，把什么看的

最高，那非得有病了。什么国家队民间队之分，什么一图胜千文，我反对这些，我不认为那样，因为从公元6世纪佛教

就说众生平等了。有一个评论家说话特激进，比如他老说解构、解构，我总是不明白，后来他有一次说，我们有些新

闻记者，从来就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找半天，找一个怪的角度，什么摘眼镜，拍一张，而牛群的一堆照片马上就把他

们解构了，后来我一想，这些摄影记者，他们的照片一出来，实际上也把中国传统的新闻摄影解构了。  

     曾：但实际上十六年前你就是从这个领域里开始的。  

     唐：这就像否定之否定，我喜欢拿这本书为例，它是说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就是历史，《MORDEN TIMES》是我

上学时读的一本书，这里边有几张照片，比如像这张蒋介石与罗斯福坐在一起的照片，都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我学

的历史，我发现许多我学的历史全是瞎编的，跟世界上大多数历史书写的都不一样，至于跟历史事实就相差更远了，

比如这个，这是十月革命，这张照片谁都看过，但列宁旁边站的托洛斯基就没有人知道，我特别悲伤就是最近世界知

识出版社用了这张照片居然还把托洛斯基给切下去了，照片不应该把谁切下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的



一张名照。  

     曾：1998年西德国家博物馆组织一个有关历史上假照片的摄影展，其中就有这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作假是用斯

大林替换了托洛斯基，这个影展也有几张来自中国，由于政治原因作了修改的照片。  

     唐：我学的是历史，我又作为一种反叛，我认为这种写书的方式不对，我就停止，就想用照片写，所以我就决定

以此为生，但即使以此为生的时候我也知道照片就是这么一张薄薄的纸，要达到哲学的宏大，数学的精确，不可能。

确实存在一图胜千文的时候，但过分强调则有问题，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文字构筑的历史，不是照片，照片才100多

年，而且可能是短命的。  

     曾：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  

     唐：我早就意识到了，主要还是从海湾战争，不许你拍，而且靠照片不可能表现海湾战争。  

     曾：实际上一开始我就有一个问题，而且你也没有回答，WPP在今年四月份颁奖之后有一个讨论叫做immergence 

of the photojournalism looking for the future（面临危机的新闻摄影及其出路），就是在讨论我们现在这个

领域新闻摄影所面临的尴尬的局面。《生活》杂志最近的停刊了，而美国《国家地理》发行量近些年来也下降了三

成，由10年前的1100万份左右到今天的约700万份。那么你怎么看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新闻摄影死亡的问题？  

     唐：第一从历史的长河讲，比摄影更好的东西已经出现了，这是从时间上讲，从空间上讲，全世界的摄影全不景

气，中国也不景气。  

     现在不是当年了，穷人只能坐在屋里坐井观天，买张飞机票就飞一圈。所以照片不仅受到传播形式，比如电视的

挑战，还受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挑战。我摄影的目的是历史，深入人心，让真实的历史深入人心。我并不计较美丽不美

丽，我认为美丽不美丽是美学范畴，莫奈、列宾，美丽不美丽？那是美学最讲究的。举个例子，我自己作为一个以此

为生者也干过，以为新闻就是坐在人民大会堂里拍个人奇怪的姿势就行了，弄得当过几年人大代表的人都知道怎么配

合摄影记者了，每年摄影记者都以去年那个姿势为榜样，要今年再换一个姿势就好了，今年的姿势要在一个特殊环境

里就更好了，所以就自己把自己做死了，不是摄影死了，摄影师自己把自己做死了。  

我认为人最重要的是思想，有思想的人就像一个会游泳的人，他可能被大水冲向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每当他要淹死的

时候，都知道怎么换口气，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没有思想的人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冲到哪儿是哪儿，有思想的人就像

指南针磁铁，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指向北方。  

     "也许我拍的不如写的好，写的不如说的好，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做的好"  

     曾：摄影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你说的比写的好，写的比拍的好。。。，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总是向别人介绍

你的好照片，特别是这次看了你从伊拉克拍回来的照片，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认为你拍的不好。  

     唐：关键一点我坚决要强调的是，我做的比说的好。我做的好所以我就不在乎我说得好不好，拍得好不好，写的

好不好，因为那些都是皮毛啊，我干的是最根本的。我干一件事的时候还没有人注意那件事，比如可可西里，我去可

可西里的时候还没什么人知道它，这四个字还不知道怎么写呢，不过，我回来以后３００个反转片，全给弄丢了，我

找过很多人到现在找不出这３００个胶卷来，好还是不好，我没有看到没法评价，但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在没有人

污染的可可西里我拍了３００个胶片，但即使找不到了，我也认为我是最好的，因为我做的好，当时没有职业摄影师

进去，我是第一批进去的职业摄影师，我在帐篷里面住四个月，所以我回来以后这些照片即使坏的没有了，我仍然很

满足。另外比如拍大熊猫的时候，沿着长城步行的时候，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都不是这件事发生之后组织派我去

的，事件发生之前我已经预见到这件事，已经移动到这附近了，我打报告的时候，海湾还没有打仗呢。  

     曾：你在你的一本书里很早就谈到过你的摄影理念：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拍下了。看来，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的。  



     唐：对 ｉｃａｍｅ ，ｉ ｓａｗ，ｉ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我说得很早，但说这话的人更早，是凯撒，大

意为我统治了、我占领了、我赢了，公元前就说了，所以我只要ｉｃａｍｅ ，ｉ ｓａｗ，ｉ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

ｄ就行了，我考虑事从来就不考虑它美不美，但我也曾经走过一段误区，追求美丽，第一次对我进行迎头痛击的是贺

延光，我把那些美丽照片给贺延光看，他说怎么净拍些大美人啊，我当时脸红到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这是第一个

对我进行这方面教导的人。现在我认为美不美那是美术家的事，我不是，我要真实，在时间空间里尽量的真实，所以

为什么我最近买一个莱卡而且就买一个３５ＭＭ的镜头，不买２０的，尽量不变形，莱卡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比较可

靠，还有就是说它的镜间快门没什么声，尽量不用大灯小灯一大堆，照像馆的来了，尽量不惊动人，还有更重要的是

它有一种上一个世纪的那种夕阳武士的一种情调，很简单的来了。  

     曾：我还记得15年前，你从新华社摄影部领到第一台尼康相机的时候，抱着它大喊大叫的冲进我的办公室，到处

展示你的尼康。几个月前当你买了第一台莱卡，，又忙着四处打电话，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莱卡了。照你老婆

的话说，现在把老婆踢到床底下，抱着莱卡睡觉，可１５年前你可是抱着尼康睡觉的。  

     唐：但是我想说当时的尼康让我走进了误区，镜头越大越好，我不是为了照像，我是为了表演的，让人一看，这

哥们还能在足球场里转，觉得很自豪。现在很不好意思。不是反对用大镜头，我是主张用越简单的镜头越靠近被摄

体，我就想简单。比如当你在哨卡的山口里，背着一个大镜头，再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有两壶水，沿着泥泞的小

道，看着云端里的山，看着一片罂粟地，你往上爬的时候，上面都是蚊子、蚂蟥、毒蛇，你还得带防疟疾的药，这时

你想背着这个大镜头干嘛。那时就想弄一个莱卡，什么Ｆ３、Ｆ４、Ｆ５，我需要的是不需要充电的相机，莱卡不用

充电，我需要的是省胶卷的相机，莱卡省胶卷，我要的是不引人注目的相机，我不能还没走到远处，人先给我一枪，

这时候就要一个很平和、很傻帽，拿着一个海鸥２０５的人。还就是工作性质决定他的装备，他的思想。一个坐着奔

驰车在辉煌的殿堂里拍照的人，他需要越来越大的镜头，需要越来越多的表演性质，反之他还原为一个人的本色的时

候，成为一个草民的时候，他肯定生存是第一的，而不是怎么活好。我手里有两本书我认为印数都应该１０万以上，

一本就就是《我在美国当农民》，如果我拍一本美国我拍不过摄影家，如果我写一本美国，我也写不过作家，但关键

是我去体验，像我这样体验我这样做的没有，所以我这样做以后伴随而出的副产品它的照片和它的文字是跟别人不一

样的。但这里面又是一个关键问题，可能我拍得不好，写的也不好，但我能进去，这是我做的好。对我来说没有进不

去的地方，当然也不是绝对，但一般来说要是我都进不去的地方，别人都进不去，只要有一个人进去，那就是我。而

且我不是赤手空拳进去，我得拿着我的相机进去，就是拍不了什么，我还会拿笔写些东西出来。  

     "凡是从事这种以生命作赌注的，真正贴近生活采访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这个样子，他写的文章也只能这样，

他不可能用很华丽的辞藻。"  

     曾：我觉得你这次有些照片的影像和以前的不太一样，采用了不完整构图，多视觉趣味点等手法，视觉构成挺西

方的。我认为这是比较国际化的摄影语言，但是国内有些人把它称之为媚西，你怎么看。  

     唐：现在世界大趋势就是这样，不是说我往西走。现在全世界都按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不能说是西方的，而是世

界潮流的，比如35毫米相机，你不能说这是西方的，比如说大干板，什么尺寸的都有，为什么都统一到35毫米尺寸上

呢，就是莱卡、柯达确定的，你不能因为他们是美国的，就西方了。世界自有世界的价值观，你可以不认同它，但最

终你得走向世界。  

     曾：但你现在的影像是怎么形成的呢，好像给人感觉很突然。以前你拍海湾战争，拍可可西里，大熊猫，表现手

法还不是这样。  

     唐：其实不突然，这主要是由拍什么为谁拍决定的，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好的国家工作人员，我始终以我老板要什

么为标准，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老板要什么你拍什么。现在好多采访时我自己想去的，因为我生病，所以就不能

算工作，我自己得买胶卷，买相机，所以我用莱卡就不能咔咔咔的拍，半天哧的一下，还是工作性质变了，我弄那样

的照片现在没人要，这样的照片就有人要。我10年前照样有这样的照片，只是没有地方发稿。  



     曾：我理解，你在摄影语言上被误导了，就我对你的了解，在摄影方面，你完全没有受到系统的职业训练。  

     唐：不是我不虚心，我曾经得过奖学金，美国圣巴巴拉摄影学院的奖学金，那人叫李保罗，但是领导认为我应该

去那里讲学，而不是学习。李保罗看上我就是看了我在新华社的发稿照片，你能到这么多好地方，但你拍照片太臭。

现在有三个，第一你给我当翻译，我陪他去了很多地儿，第二我带你去云南，新华社没让我去，第三，你跟我去加利

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摄影学院上学，我要把你训练成最好的摄影记者，这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瑞宁格，他是

和我私交很好的朋友，来北京的时候说你应该去上学，你有很好的天赋，你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哲学家，你能体会

到别人体会不到的东西，你能进入别人进入不了的场合，但你照片太臭。不过最后都没去成。  

     曾：那你认不认为摄影专业训练对一个摄影师很重要。  

     唐：这是十分必要的。  

     曾：你遗憾吗，没有受到摄影的专业训练。  

     唐：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人是罗伯特卡帕，按照美学的标准，它的哪张照片特别棒吗，士兵之死？还是其他？好像

都达不到我们摄影家的美学标准，如果不说是卡帕拍的，那是张废片，罗伯特卡帕写的《诺曼底登陆》你看过没有，

那才叫棒呢，中国记者上登过，要看卡帕写的文章比他的照片棒，不光卡帕，还有方大曾，我认为凡是从事这种以生

命作赌注的，真正贴近生活采访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这个样子，他写的文章也只能这样，他不可能用很华丽的辞

藻，他只不过把他所做的事用照片和文字表现出来了，好不好是他们做的，是他们做的好而不是他们的照片好和文字

好。那些坐在屋看电视，看录像，反复的看，说泰森这拳应该打直拳，那拳应该打勾拳，都是无聊的瞎扯，真正的打

仗的人，只要上了拳击场，他必须按照那种方式打，想不起来什么勾拳直拳。  

     曾：对你谈到的所谓美学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摄影界常常将画意摄影的美学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

所有的摄影门类，而你现在也误入这个误区，实际上新闻摄影的美学问题，20年前中国的一些新闻摄影理论家，如蒋

齐生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唐：你说得对，你这样说我很同意。  

     曾：我们都是和外国摄影师并肩作过战的人。我不原意用差距，更愿意用差别来表述，在你看来国外摄影记者和

中国的摄影记者差别在哪里？  

     唐：我原来上班的时候总看见摄影记者，一下就是一两百，老远就能看到，都有鲜明的标识，我觉得我可能是新

华社比较早整天穿摄影背心的人，红背心，现在我都不好意思穿。我也参加过那种活动沂蒙金秋，一大堆人照同样一

个东西。现在我干的是可能不是摄影记者干的，比如花钱买张飞机票，看看制裁下的伊拉克。我看到的外国摄影记者

都用很简单的相机，比如NIKON FM2，很简单的镜头，背着一包，，最简单的凉鞋，比我的还差劲一些，脏兮兮的大裤

衩，背着胶卷，一瓶水一揣，我认为他们在始终关心着人类，所以这种外国记者就是我崇拜的人，连生命都随时准备

扔出去，他们的一生很简单，用很简单的相机，穿很简单的衣服，他们没负担。  

     曾：实际上国外除了那些大的新闻媒体，如美联、路透、法新的摄影记者，他们的摄影器材可以和中国的摄影记

者的相媲美，大多数摄影记者的器材远不如我们。比如说1994年，我前往波黑采访萨拉热窝危机的时候，曾经搭过西

帕图片社摄影师卢卡的车，在他的汽车后座上，我看到的是一个尼康FM2和尼康801。，可他是荷赛1993年一等奖的获

得者。  

     我认为中国的摄影记者有两批，他们的处境比较尴尬，一是从学摄影出来的，或者是从干摄影这方面出来的，但

这批人的文化准备不够，文化底蕴不够，他们有很多机会，但他们不能够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在历史上意味着

什么，在新闻上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另外我们的摄影记者还有一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大学

里出来的，学外语或学新闻的或学文学的，以新华社中新社最为典型，都是从非常好的学校毕业的，但是他们这些人



又常常因为在摄影方面训练的不足，这又以新华社为代表。  

     唐：我懂你的问题，先是极左后是极右这都是机会主义，这都是不重视人，关键的是人。我认为不会外语可以当

摄影记者，不会照像也可以当摄影记者，但不会采访不行 。摄影的功力，本在摄影之外。在别人都讲摄影的时候我讲

通讯，我的BB机是我自己掏买的，我把心思都用在了通讯上，而当别人开始考虑通讯，我又把心思都用在了开车上，

也就是交通。  

     曾：说到摄影采访，大家都认为与被摄者的相处，是你的最大强项，我在《中国记者》上看到过你撰文介绍怎么

拍到毛主席的外孙当服务员，给我的印象你好像使用了一些手段，将你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我想这是一个涉及到怎

样与拍摄对象相处，尊重被摄者的职业道德的问题。  

     唐：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第一我是新华社雇员，新华社下命令，我必须在多少小时拿到这张照片，我是完成

新华社的任务，整个亚运村派一堆记者进去了，所有人都不通，但是亚运村碰巧有我同学，大学四年的同屋，有北京

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这都是我朋友。我是在借着拍和平团结友谊进步的时候，拍了无数照片，其中有毛的外孙。一

直到我拍完，实际上也没有人告诉我谁是毛的外孙。我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四个人当中他应该是，直到全拍完，机

器收起来，我问，这是不是毛的外孙。这是靠我自己知识的判断和我以往的为人，公安局不抓我，保安不逮我，而且

这小孩可以和我聊到一块，我始终没有任何欺骗。  

     那一座楼多少服务员，我想尽一切办法，这个长相不成，那个高了，那个又矮了，所有标准都符合的就是他。我

在采访的时候就像所有人一样，用你的眼光严格的筛选，把没必要的都用取景器全把他筛下去，我只不过是不仅用取

景器而且用庞大的我的哲学我的世界观筛选，其实取景器也是你的世界观。那个小伙子，所有人身上都有牌就他没胸

牌那他就可疑，而且他的体态象江青，这都是我的判断，要是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江青什么样，他拍不了这个，分

不清谁是谁，四个亭亭玉立的小伙子站成一行，就有人告诉你他就在这两层里，两层是8个服务员，我能从8个中识别

出他来，我敢把2个反转片都用在他身上，所以就像有人说我如果打仗我照样是一个好军官，我知道把我的火力全在哪

个突破口上，我不会像年轻的记者把所有的东西都拍一遍，然后回来挨着个的审，我其他都不拍，我就看准这个人

了。  

     第二，这张照片对被摄者没有任何负面影响，造成伤害，我们现在还是朋友，我在书里也写过这个故事。 "我记

得尤金史密斯的一句话--我的名声已够我用几辈子，我看不起那些被装在小框框中挂在墙上被称作艺术品的小玩艺--

我可以用我的新闻眼看到文献，我认为这才是摄影记者最绝的东西。"  

     曾：你怎样决定拍或不拍？  

     唐：我觉得好玩，一是视觉趣味性第二是思想性，如果仅有趣味性无思想性我不拍，仅有思想性无趣味性，那适

合文字表现我不拍，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我才拍。  

     曾：在你拍的照片里面，你能把它分成几类。也就是说你拍的照片是否都是新闻照片。  

     唐：我觉得都是。我的照片都有两个意义，第一都是新闻，第二都是文献，我的照片可以卖两次，第一次是新闻

照片，第二次是文献照片，如果光好看那所有的照片都有文献价值，但我所说的文献价值除了它表面的文献价值之外

还有深层的文献价值。  

我个人以为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很珍贵，我的每一张底片耗费的也不仅是金钱，有人说你的照片怎么是虚的，人家不让

拍照，我多里哆嗦照了一张扭头就跑的，但毕竟有一虚影。我的照片就不能和那些美丽照片比，所以我从来没有参加

过任何摄影比赛，因为我知道那都是美丽的大比赛，我不可能有戏。  

     曾：能具体说一下你为什么不参加摄影比赛？  

     唐：我记得尤金史密斯的一句话，我的名声已够我用几辈子，我看不起那些被装在小框框中挂在墙上被称作艺术



品的小玩艺，我可以用我的新闻眼看到文献，我认为这是摄影记者最绝的东西。所以参加摄影比赛无外乎奖金，或者

荣誉，荣誉就是名声，名声已经够我用三辈子了，我还在意它干嘛。不过我没得过奖但当过几次评委。  

     曾：不过，我们的一些评委，特别是一些被邀请来当评委的外行们，当你的投子压上去实际上是对其他照片的不

公平。说到评选，我又想到一点，今年春天我应邀作为观察员观看了一个全国性的新闻摄影比赛，有几位评委来自国

外的新闻媒介，看了他们对照片的评选，我以为新闻摄影评选既不是评新闻也不是评摄影，实际上是评选怎样用摄影

这种媒介表达新闻。  

     唐：是在评行动，评谁做得好。罗伯特卡帕哪张照片得奖了，没有得过，卡帕没有得过奖，卡帕是一种精神，他

留下的不仅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永远不停息关心人类的精神。  

     曾：尤金史密斯特别看不起奖，但是他的后人却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叫尤金。史密斯纪实摄影奖，有纽约

ICP（纽约摄影中心）评选颁发，挺有讽刺意味。还有一个问题，你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不太重视摄影技术。  

     唐：我认为我太重视摄影技术了，我是为了达到那张照片不得不放弃那些，你设想一个人开24小时车然后层层进

去之后，还要让他像一个坐着奔驰来的，拿出镜头前后左右围着卡扎菲转多少圈，非得找出一个什么瞬间。不用说你

去找他们文字采访去了，允许你拍可能就是那么几分钟，我见过摄影师拍的卡扎非，而我是新闻摄影记者，新闻在前

摄影在后。  

     曾：那你觉得摄影师和摄影记者的差别在哪里  

     唐：摄影师以摄影为第一，我是新闻摄影记者我以新闻第一，摄影第二，这两个都没有了，我还要把事件记录下

来。  

     曾：之所以问你这个摄影技术的问题，是因为你对许多年轻人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校的学生，有一大批年轻人是

因为想当唐师曾，进了新华社，或者是开始学新闻摄影，对他们你有什么告诫。  

     唐：他们应该学我做人的态度，而不应该学我的具体职业，比如我认真，昨天晚上我录入到12点，今天早上我5

点钟就开始了，你看我去做一个电视节目，好像随便说说，但我付出了几倍的劳动。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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